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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本位”与对外汉语字词教学

別　　　紅　櫻

要　旨
　　这篇文章从“字本位”理论出发，探讨了对外汉语教学字词教学的方法。徐通锵先生提出的“摆

脱了印欧语眼光”的“字本位”理论，在语言学界造成重大影响，然而在汉语教学界却没有得到充

分利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试验出“由字入手，以字组词，连词成句”的汉语教学法，这

种方法强调“字”的重要性，从而提高词汇教学效果。日本学生在学习汉语时，汉字方面有突出优

势，“字本位”字词教学法能够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快速增加词汇量。

キーワード：字本位、词汇教学、向心性字组、离心性字组

１．引言：问题的提出

　　1．1学习者短期强化的迫切要求

　　对外汉语教学（或称汉语国际教育）已成为一个热门学科，越来越多的学习者在世界上各个

地方学习汉语。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把汉语作为一个专业来学习，参加长期的学历教育，大部分

学习者则要求达到短期速成的效果。为了满足这种学习要求，我们除了保证足量的教学时间，安

排紧凑的学习计划以外，还应该在教学方法上多下工夫，形成有速成强化特色的教学理论和教学

方法。

　　在对汉语学习者的调查中发现，持有工具型目的的学习者有81.5％的人把HSK考试成绩达到

一定级别作为自己的学习目标（工作或学习需要），其他的18.5%则把提高听说水平作为自己的

主要目标；持有“了解中国”“在中国旅行”“多学习一门外语”之类学习目的的汉语学习者，则

100%希望能够尽快用汉语跟中国人交际（翟艳1999）。交际原则一直是语言教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但是在短期强化教学模式中这一原则具有更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2词汇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

　　针对学习者的实用性目的，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更注重口语和听力教学的方法。但是，口语

教学不是孤立的，它跟词汇教学紧密相关，离开词汇教学，口语教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词汇是一种语言的“建筑材料”，“没有词汇，就不能交际，因此，词汇教学是第二语言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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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盛炎1980）。在笔者看来，词汇教学的地位应该更高一些，可以说是

语言教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多年前就有对外汉语教学专家提出“淡化句法教学，强化词法教

学”的理念，应该说是为词汇教学找到了合适的位置，笔者也认为汉语作为孤立语的特点决定了

“词”决定句子的意思，因此词语教学比句法教学更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这一教学

理念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掌握了与某一话题相关的词语，

在用目的语交际时，即使出现了句法错误，听话者基于自身的认知结构，通过预测、同化和补充，

也完全能够理解我们的意思。在口语教学中，我们不能只是满足于学习者鹦鹉学舌一般的模仿，

而是要从词汇学习入手，让学习者在掌握大量词汇和句式的基础上，说出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有

创造性的语段。因此笔者认为词汇教学是最基本、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注重句法教学，在口语教学中也比较注重句法的严谨性。“强化词法教

学”的理念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口语教学仍然在走“替换与模仿”的老套路。用这样的老办

法，学生说出来的句子固然比较整齐，却又显得死板，而且大多学习者会因为怕出现语法错误而

不敢开口。尤其是对日本的汉语学习者来说，在“害羞怕出错”的心理影响下，如果一味强调语

法的准确性，他们就更不敢开口说汉语了。近些年来，作为一线对外汉语教师，笔者不断尝试改

革口语教学法，提高学习者的开口率。因为汉语中的句式是有限的，学习者往往比较容易掌握，

所以我们尝试从词汇教学入手，强调快速扩大词汇量，在初级阶段就尽量为学习者提供比较大的

语言表达空间。虽然他们开始的时候常常出现语法错误，但因为是学习者自己内化生成的语言表

达，不是任何人替他们创造的，老师纠正以后很容易记住，以后错误率也越来越低。而且由于相

同母语背景的学习者在表达中的语法错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其他学习者能够引以为戒，在自己

以后的表达中注意避免这样的错误。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学习者的词汇量增加很快，不但书上

出现的词他们能够掌握，还学会了很多书上没有的词。学习者对这样的方法很满意，口语水平的

提高也比较明显。

　　与此同时，也有其他对外汉语教师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他们采用给学习者一些词语，让他

们自己自由表达的方式，或对话，或成段表达，或分组讨论后介绍，这些以前只可能在中高级阶

段运用的口语教学法也走进了初级班的课堂。他们的教学方法同样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得

到学生的一致好评。

　　因此，我们认为在短期强化口语教学中强调词汇教学是有效、可行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实

际教学中体现我们的改革思路，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增加学习者的词汇量，用什么样的理论作为教

学的指挥棒，这是本文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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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字”与“词汇”

　　2．1所谓“词汇”

　　说到“词汇”，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一种语言里所使用的词的总称”，“词

汇是由词和词的等价物（如固定词组）构成的完整的集合体”（盛炎1980），因此“词汇”这个概

念的外延很广。在汉语教学中，更多的研究者和教学者使用“词法教学”这种说法。可是，汉语

中词语没有形态变化，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词法”，因而一般说的词法教学实指词的用法教学，

只是汉语教学中关于“词”的教学的一部分。我们所讲到的“词汇教学”，除了介绍词的用法以外，

还包含词义理解、词汇量的积累等方面。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里还是用“词汇教学”比较合适一

些。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用的“词”的概念，也不同于一般理解的作为“语言里最小

的、可以自由运用的单位”的“词”。对于汉语中有没有与英语中的“word”对应的概念这个问

题，语言学界一直有争论，语言大师们各自有各自的见解，汉语的“字本位”与“词本位”之争

也进行了数十年。不过，从汉语词汇教学的实用性出发，我们在这里借用一下徐通锵先生“字本

位”的理念，徐先生认为“字”是“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徐通锵1998），提出“单音

节字”“双音节字”“三音节字”，最多的是“四音节字”。“字”是不可拆分的语言单位，比如“葡

萄”“玻璃”就可以看作“双音节字”，“绿油油”“黑糊糊”是“三音节字”，“黑咕隆咚”是“四

音节字”。徐先生指出，“字义是对现实现象的一种摹写”，（徐通锵2001），摹写不是照相，也许

是如实摹写，比如“山”“水”“日”“月”等等，也许是歪曲的摹写，比如“玉皇大帝”“王母娘

娘”“鬼”“神”等等，反映了人们用“字义”来摹写现实世界时，有一个复杂的、曲折的过程。

笔者认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字义”可以说是现实现象和人类思维两方面的总和，是汉语社团

在反映现实和思维过程时按照一定的理据性创造出来的，它和字音一起，构成汉语的基本结构单

位。接触到“字本位”的理论，细细品位它的内涵，我们认识到，汉语词汇教学有了一个强有力

的理论指导，把“字本位”的理念引入汉语词汇教学，会使它发挥非常重要的价值。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将对外汉语教学中所说的“词”定义为由“字”组成的相当于英语中

“word”这一级的语言结构单位，也可以叫做“字组”。

　　2．2“字组”结构的研究对词汇教学的重要作用

　　在现代汉语词汇统计中，单音节字构成的词占有的比重已不像古汉语中那么高。事实上，随

着汉语的演变，词语的双音节甚至多音节化也步步升级，以《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

收入的词为例，甲级词1033个，是汉语学习者在前3——4个月应该掌握的，也是在旅游和最起码

的生活中需要的常用词，这部分中有相当一部分单音节词，但是还是有539个双音节词（不包括

儿化音），占全部甲级词的52% ；乙级词共有2018个，和甲级词一起，构成汉语学习基础阶段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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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掌握的词汇，其中双音节词有1357个（不包括一些结构，比如“…的话”“…之一”等等，包

括第二个音节带有儿化音的），占67%，加上多音节词也占有一定比例，单音节词占有的比例就

很低了。虽然构成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的“字”是有理据性的，可是在汉语社团的语言习惯中，已

经把由“字”构成的“字组”（或称为“词”）作为最小的使用单位，因此计算语言学中的“现代

汉语分词系统”研究也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分词系

统能够做到非常准确，原因就在于汉语是由一个个独立的汉字线性排列的结果，同时汉字本身的

组合能力非常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字组”（词语）。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

如果汉语研究界采用“字本位”的理念，注重“字”的研究，也许“分词”就没有太大必要了。

　　在汉语“字”的字形中储存着极为重要的语义信息，因而我们就有可能透过其表现形式的信

息去观察意义信息，这为我们探究其理据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中国传统的训诂学在这方面有着丰

厚的积淀。例如《尔雅》中就有不少利用音近义通来推求理据的例子，同样，依据“音近义通”

的同源关系，我们又可以探究造字选字晚期阶段产生的一些字的理据（李遐2005）。训诂学的方

法对我们今天研究汉语、进行汉语教学还有着重要的作用，基于字本位进行汉语字形研究，继承

训诂学的优良传统，能够促进汉语语义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丰富汉语字词教学的方法。

　　“汉语中的‘字本位’包含两个含义，一是以方块汉字为教学的基本单位，即汉字本位;二是

以汉语语素为教学的基本单位，即语素本位。”（施正宇2010）本文中介绍的是“字本位”理念对

于汉语词汇教学的指导意义，因此主要指的是后者，“字”也可以理解为“语素”，但是“字”和

“语素”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因此我们还需要使用“字”这个概念，而非“语素”。

　　汉语中相当于英语中“word”一级的的双音节或多音节“字组”，有的意义等于或近似于内

部“字”义的总和（传统语法中所谓的“联合式”复合词），有的以其中某一个“字”的意义为

主（“偏正式”复合词），还有一些词由两个或多个“字”合成以后，出现引申意义，不过和“字”

的意思没有完全失去联系，比如“进步”、“糟糕”等等。这样就给我们出了一个新的课题：不可

能只根据“字义”判断“词义”或“字组”的意义，而需要对“字组”或“词”的结构进行分析，

只有准确地分析出字组的结构，才能有效指导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2．3向心性字组结构和离心性字组结构

　　徐先生在《语言论》中，指出字组和字块（相当于传统语法所说的“词组”）的内部结构从

语义角度上分有“向心性”和“离心性”两种，但是这种区分方法需要找到一个参照点，比如“夜

晚”这个词，如果以“夜”为参照点，拿“夜晚”与“半夜”比较，它的语义结构是离心性的；

而如果以“晚”为参照点，与“晚上”比较，它的结构就是向心性的。字块的结构也是这样，比

如“翻译文章”这个字组，以“翻译”为参照点，它就是离心性结构，以“文章”为参照点，它

就是向心性结构。这样一来，就很难对字组和字块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那么，应该怎么分析字组和字块的语义结构呢？我们同意徐先生“向心性结构”和“离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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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分析方法，但是要解决参照点的问题，不见得处在双音节词AB中B这个位置的字一定

是中心，也不一定A就是中心。那么，如何定义“向心性结构”和“离心性结构”中的“心”字呢？

我们在这里很难断言，只能根据自己目前的一些研究，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2．4词源分析法

　　在古代汉语中，大量的是单音节词，表达一个相对独立的意义。有的只有一个意义，比如

“猫、山”等等，科学术语一般也都是单义的。而大部分的字开始是单义的，由于社会及语言自

身的发展，字义越来越丰富，单音节字出现了很多引申意义。比如：“浅”字，从水戋声，本义

是“水之小者”，跟“深”相对（徐通锵2001）。后来人们用“浅”字表示两点之间的较短距离，

引申出新的意义，比如学识肤浅、时间短、窄小等等。后来，随着汉语双音节化的不断发展，人

们用“浅”加上不同的字构成字组，来表示不同的含义，比如“浅薄、浅尝、浅海、浅见、浅近、

浅陋、浅露、浅明、浅说、浅滩、浅显、浅学、浅易”（《现代汉语词典》）“粗浅、短浅、肤浅、

搁浅”（《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等等。这些词的意义虽然都与“浅”字的本义失去了联系，可是

还与它的上述引申意义密切相关。上述变化我们可以总结为：

　　以上的两字组结构，有的现在还可以只用一个“浅”字代替，比如“见识浅薄”也可以说“见

识浅”，“这篇文章意思浅显易懂”也可以说成“这篇文章意思浅，容易懂”；但是有的字组不能

只用“浅”字代替，比如“浅说”，意思是“浅显易懂的解说”，这里“浅”字是作为“说”字的

附加性成分出现的，当然不能只用“浅”字代替，“浅尝”、“浅学”“浅见”也是如此。我们再看“浅

说”“浅见”“浅学”“浅尝”这几个词，它们分别可以用“说”“尝”“学”“见”代替，就是说没

有“浅”这个附加成分，意义不会有太大改变。比如：《无线电浅说》用《无线电说》也无不可，

“浅见”的意思是“肤浅的见解”，现在“见”字很少单独用来表示“见解”的意义了，但是从词

源的角度来讲，只用“见”字代替这个意义也不是不可以的，当然“浅说”和“说”、“浅见”和“见”

在语用上是有差别的，不过我们在这里分析的目的是找到双音节字组的中心，语用意义不是本文

研究的范畴。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浅”字位于“AB”结构中“A”位置的两字组中，“浅薄、浅近、

浅陋、浅露、浅明、浅显、浅易”等可以只用“浅”字取代的，其中心就是“浅”字，构成离心

性结构，而“浅见、浅说、浅学、浅海”等虽然也是以“浅”字为首的字组，但是它们的中心字

不是“浅”字，只能作为分别以“见、说、学、海”等字为中心的向心性结构来分析。另外，由“浅”

单音节字（浅：水之小者） 引申意义

学识肤浅   

时间短             

狭，窄小

毛不厚的兽皮

意义相关的双音节词



｜ 48 ｜

別　　　紅　櫻

字位于“AB”结构中“B”位置的两字组，比如“肤浅、粗浅”，从词源上讲，也可以用一个“浅”

字代替，其中心就是“浅”字，应该分析为向心性结构。

　　以上对字组结构的分析，有对词源的考察，是一种深层结构分析法。对三字组、四字组的分

析同样也可以采取深层结构分析法。这里不再赘述。

３．词汇教学新理念

　　依据字本位理论，我们在日常教学中所说的“词汇”应该包括徐先生所提出的“单音节字”、

“双音节字”和“多音节字”，以及一部分虽然可以再分成字，可是现代汉语中已经具有相对固定

意义和用法的两字组、三字组甚至多字组，《现代汉语词典》可以说是目前最有权威性的词语工

具书，其中收录的就有很多习惯用语，而不是严格意义上作为“语言里最小的、可以自由运用的

单位”的“词”。语言教学法研究者们提出过词汇教学的很多好方法，以及在词汇教学中应该注

意到的问题，比如如何选词，注意重现率等等。这些都是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使我们少

走很多弯路。在此，我们不重复这些内容，只想谈谈自己在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一些心得。

　　3．1以“字”带“词”，提高词汇教学的效率

　　前面已经谈过，我比较赞同徐通锵先生“字是语言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这一论断，不

过我觉得这里把“语言”二字改为“汉语”二字更符合语言事实（徐先生本人在行文中指的也是

汉语）。而汉语中的词汇除了字本身以外，还包括由字构成的较大的结构单位，也就是和英语中

的“word”相对应的语法范畴，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词”（徐先生称之为“辞”）。对汉语教学

而言，这种结构单位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汉语教学中适当运用“字”这种理据性

强、具有顽强表义性的语言单位，从而在最大限度上提高词汇教学的效率。

　　3．1．1用释“字”法理解字组的意义

　　这里说到的“字”，不是汉字的“字”，因为汉字是记录言语活动的工具，是书写的。我们说

的“字”是“汉语中有理据的最小结构单位”，可以是写的，也可以是说的。赵元任先生很早就

提到“我们常常说‘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不说‘你一个词一个词地说’”，认为汉语中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词”，指出“字”是汉语句法的基本结构单位，而不是“词”（赵元任1968）。赵先

生明确指出印欧系语言中word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赵元任1975）。徐通

锵先生更是明确提出“字本位”的理论，让大家都大吃一惊，很多汉语研究者根本无法接受，认

为“摆脱印欧语语法束缚的切入点不是结构单位，而是句法研究思路”，同时认为徐先生提出的

“字”，可以用“语素”来代替（陆俭明2011）。因为通常一提到“字”，大家都会想到写的汉字。

因此，关于汉字教学的教材、论著很多，偏旁部首、字的发展历史等方面都比较受重视，却很少

有人提到“字”的教学和“词”的教学有什么样的关系，特别是在口语教学中，一般是不关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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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的。有人提出过这样的看法，认为本国人学汉语应该由字到词，外国人学汉语则应该采取

相反的途径，从词入手，由词到字。可见以往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字”的教学是极不受重视的。

　　然而，“字本位”的理念能够让我们认识到“字”在词汇教学中的重要意义，而“语素”却

不会有这样的启发意义，因为在印欧语系的教学中，是不会突出“语素——词”的教学顺序的，

而是从“词”义归纳出“语素”义。有位教授讲过这样一件事，说有位留学生在报纸上看到“无

权”这个词，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查词典，结果词典上也找不到，就去问这位老师。老师给他

解释了“无”的意思，又讲了“权”的意思，这位留学生恍然大悟。这件事更使我们认识到“字”

义教学在词汇教学中的必要性，如果老师教给学生常用字的基本字义，学生知道了“无”是“没

有”的意思，“权”是“权力”的意思，就不会遇到这样的困难了。

　　在学生开始接触到汉语的词时，我们就可以从释“字”入手来帮助学生深刻理解词义，并留

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需要一定要先让学习者单独学习常用字，然后再进入词汇学

习，那是汉字教学特别是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习者所进行的汉字教学应当承担的教学任务。《汉

语言文字启蒙》（白乐桑 张朋朋1989）就是出于这一教学目的而编写的一部汉字教材，由于该教

材中汉字排列顺序依据构词时的出现频率，被认为是“准字本位”的教学方法（施正宇2008）。

笔者认为，字的教学与字组（即词）的教学是不可能分离的，释“字”的目的正是为了“字组”

及“字块”的表达。如果很长一段时间只学习字形、字义、字音，而不接触字组，就不可能成句

成段，不可能进行会话及成段表达练习。我们认为比较好的方法是一边学习常用字，一边根据字

组结构原则练习组成两字组、三字组、四字组，再发展到把字组组合为字块，以至构成句子、语

段。这样做一方面使学习者能够迅速掌握词义并扩大词汇量，另一方面也能达到交际练习的目的，

不但懂词义，而且在日常交际场景中能够准确使用。因此，我们提倡的教学方法可以概括为：由

字入手，以字组词，连词成句。

　　据统计，汉语中的常用字只有3000多个，最常用的、在甲级词和乙级词中出现的只有1000多

个，这个数字跟3051个甲级、乙级词比较起来，对学习者来说，比较容易接受。如果学习者用最

短的时间掌握了这些常用字，帮助他们理解词义，学习效率就会大大提高。有人提出“字汇量”

的概念，不能不说是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一大进步。

　　3．1．2根据字组结构，猜词义，提高阅读水平

　　字本位的理论对阅读水平的提高方面最有指导意义。学习者掌握了常用字，了解了字组的结

构原理，在阅读时如果遇到了生词，就可以根据自己已有的知识进行猜测。当然，因为学习者已

经理解了字义，再简单分析一下字组结构，这种猜测就不是盲目的，没有根据的。比如说，学习

者知道“丰”是“多”的意思，“富”也是“多”的意思，看到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的字组，自

然就会理解“内容丰富”是什么意思。看到“丰美”一词就会明白是“又多又好”的意思，而在

其他的场合看到“富有经验”这样的字块自然也会明白。

　　笔者近些年来比较注重对字义的诠释，尤其是教中级班时，在学习生词时不只是告诉学生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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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而是尽量解释构词的常用字，然后给出具有部分相同构词成分的生词，让学生猜词义。

由此帮助学生加深对所学生词的印象，同时也能够学习一些新词，而且在自学时看到相似的词，

也能够猜对词义。事实证明，学习者的阅读水平在一学期的学习时间里都有比较明显的提高。

　　3．1．3利用字组结构原理，用字组词、短语，进而提高成段表达水平

　　字是汉语中有理据性的最小结构单位，掌握了常用字的意义，再通过分析已掌握的字组结构，

学习者就可以自己用字组成词和短语。比如学习者学过了“加深”这个词，知道“加”和“深”

的含义，就能够说出“加强、加热、加高、加大”等结构相似的词语。当然，我们很难保证学习

者造出的词或短语是完全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的，比如，有的学生就根据“减肥”一词造出“加

瘦”，但是，像“减肥”这种特殊结构是少见的，只要老师在教学过程中指出其结构特点，学习

者也不难掌握。

　　一种语言语音和语法的发展变化是缓慢的，而词汇的变化则是日新月异的，有时为了表达的

需要，人们需要不断创造新词。比如笔者曾经供职的学校有段时间由于教室紧张，每个班无法固

定在一个教室上课，出现了“跑班”一词，就是为了方便表达，那些不断改变教室的班级，用这

个词来称呼，既方便，又确切。学习者根据自己表达需要造出的新词，如果是合理合用的，说不

定以后也能在语言社团中得到承认。

　　学习者如果具有了组词、组短语的能力，不但口语表达能力能有很大提高，在各种交际场景

中都能应对自如，写作能力也会有很大提高。笔者近些年采用这一方法教过的学生，除了阅读能

力较强以外，口语成段表达和写作能力也有明显提高。

　　3．2注重词的用法教学

　　虽然“字本位”的理论为我们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进行改革提供了依据，但是以“字”带

“词”的方法对学习者练习词的用法方面并没有什么帮助，相反还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学习

者可能用字组中某一个“字”的用法来代替整个词的用法，这样就很容易出现词的用法错误。事

实上由两个或多个“字”组成字组以后，可能意义与“字”义相关，但词性和用法会发生变化。

所以，我们应该采取新老结合的方法：用“字”义理解带动对词义的理解，而词的用法还需要老

师进行说明。不过，不是所有的词都需要一一讲解，如果字组的用法和中心“字”的用法没有很

大差别时，可以不讲解，而那些用法变化较大的则应该详细举例解释，让学习者不但了解词义，

而且掌握词的用法，从而在口语语段表达和写作过程中力求用词准确。

　　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尝试给学生一些词，在讲解用法后让学生用这些词自由表达。如果学生

用错了，就把错误的句子记下来，再进行纠正。学生对于这些用错的词语，印象特别深刻。一段

时间以后，学习者的进步很明显，词汇量进一步扩大，而且记忆能力也明显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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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字本位”理论指导下的词汇教学法在对日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4．1日本汉语学习者的优势

　　笔者先后两次在日本大学的中文系担任汉语教师，常常听到学生说发音和语法很难，汉字是

最容易的，而口语表达的困难使得很多日本的汉语学习者在完成初级阶段的学习之后几乎止步不

前。前文曾经提到传统的句法教学理念导致学习者由于担心句法错误而不敢开口，其中大部分就

是日本学习者，这固然与日本人的性格有关，同时与教学重点的偏颇不无关系。

　　大部分日本人在学习日语中的汉字时，也对“六书”有一定的认识，因而对于汉字的理据性

也非常易于理解并接受。事实上，日语中的汉字词同样有向心性字组和离心性字组，因此日本人

学习汉语时如果以“字本位”理论为指导，词汇量的增加速度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更快。

　　4．2“字本位”理念用于对日汉语字词教学

　　4．2．1提高词语理解的效率

　　笔者近些年在对日汉语口语教学中尝试运用“字本位”理念进行教学，首先体现为在词语教

学中加大日本学生自学的比重，在生词讲练中把理解的任务交给学习者，通过对词语中“字”义

的理解来快速掌握生词的意思，同时通过相同字组结构的扩展练习快速增加词汇量。

　　例如，学习“亲手”这个词时，老师只要告诉学生“亲”是“自己做”，而“手”当然是很

好理解的，学习者很快就能理解意思，并且很快扩展出“亲眼”“亲耳”“亲口”等结构相似的词

语；在学习了“大饱口福”时，扩展出“大饱眼福、大饱耳福”等字块……由于日本人对汉字字

义理解快，效率自然也就更高。

　　4．2．2鼓励学习者利用对“字义”的理解自由表达

　　在由“字”带“词”的学习过程中，日本学习者与汉语母语学习者有相同的特点，在理解字

义的基础上“造词”是他们的特长。其实即使是作为汉语老师，我们也无法认定哪些词是合法的，

哪些又是不能说的，甚至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也很难完全作为评定标准。因此日本学生造

出来的词语如果是词义能够理解的同时又符合汉语构词特点的，老师们不妨对他们多加鼓励，就

像“跑班”这样的词一样，谁能确定将来不会流传开来？更重要的是，日本学生在得到老师的肯

定后，信心大增，在口语课上的开口率也大为提高。因为即使语序不太准确，只要字义明确，就

能顺利地表达学生的思想了。

　　当然，这种鼓励并不意味着表达完全随意，有时学生用字造词出现明显的错误，或者从语用

层面上感觉不太合理，老师在准确理解学习者所要表达的意思的基础上，可以给出更恰当的词，

并且告诉学生出现错误的原因（特别是多义字或同义字的误用），这样学习者更容易记住正确的

表达方式，同时也不会伤害学生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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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余 论

　　徐通锵先生“摆脱印欧语眼光”的“字本位”理论提出以来，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很多争论。

可以说这一理论的提出，首次改变了欧美语言学理论一统汉语研究界的局面，为汉语研究工作开

辟了新的视角。我们的研究，重在希望这一理论能够指导教学，为对外汉语字词教学带来新的思

路和新的模式，特别希望对日本学习者增强汉语学习的信心提供帮助。

　　“由字入手，以字组词，连词成句”这一词汇教学方法，是笔者在“字本位”理论的指导下

试验的汉语字词教学法。与以往借鉴欧美的各种教学法不同，这种方法是从汉语本身的特点出发，

让汉语学习者在掌握“字”的基础上，用最快的办法提高“词汇量”。学习者经过“字——字组——

字块——语段”的练习，能够真正快速提高汉语水平。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我们还将对这种方

法进行进一步的试验和研究，并形成有数据、有说服力的实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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